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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年 ## 月 !% 日下午 & 点
$$分，自北京飞往上海的 '($))*

航班徐徐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黄
菊同志的灵盒随着这架航班回沪。
黄菊同志去世距这天已经八年多
了，他的灵盒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
一直栖存在北京八宝山，这天就要
回上海了，圆了古人所言，魂归故里。
此刻，我急迫地等候在机坪的

廊桥上。黄菊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
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
闪现。代表市委到机场迎接的是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同志，我是
闻讯赶来的。廊桥慢慢移动，对接已
经落地的飞机舱口。突然有个机场
人员匆匆赶来，通知我们暂离廊桥，
退回候机室。我正在疑惑，飞机上的
马弘同志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马弘
同志是黄菊同志在任上海市委书记
时的秘书，他这次陪同黄菊同志夫
人余慧文赴京护灵。短信告知：飞机
已经降落，护灵人员一行准备等其
他旅客离机后最后下机。我明白了，
让我们退离廊桥是为了不影响其他
旅客正常下机，而这正是秉承了老
领导在世时“不扰民”的一贯作风。
约一刻钟后，我们又返回廊桥，

此时机上客人已陆续离去，余慧文
同志一行步出机舱。黄菊同志的晚
辈双手敬捧遗像和灵盒，亲属们紧
随其后。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在市
委工作期间，曾多次在上海机场迎
送过黄菊同志，彼时彼景还在眼前，
今天已物是人非，很是心酸。余慧文
同志见面就说：“今天老天爷非常帮
忙，一切顺利，飞机提前了 !$分钟
到达上海。”尹弘同志和余慧文同志
一行握手问候，分别登车，径直开往
福寿园。福寿园位于上海青浦区，在
这个陵园里安葬着章士钊、蔡元培
等数百名中华各界名人，包括我党
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
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同志夫妇
也安葬于此。黄菊同志灵盒将在此
落葬。

黄菊同志是 !+",年 -月 ! 日
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这年 $月
下旬，上海市委召开第九次党代会，
我因年龄原因从市委副书记岗位上
退下来。$月 &)日，黄菊同志病情
不好，报经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意
后，我专程赶去北京协和医院探望
他。傍晚时分，我走进病房，里面气
氛十分沉闷，黄菊同志已呈昏睡状，
夫人余慧文等人陪伴在旁，一脸愁
容。我们相视无语，沉重地握了握
手。医疗专家组告诉我们，首长情况
极其不好，我知道此刻再多的安慰
话都是多余的了。余慧文同志克制
感情简要地向我介绍这些天的抢救
情况。在黄菊同志患病后的整个医
疗过程中，夫人余慧文日日夜夜随
侍左右，精心护理。她研读了很多有
关医药书籍，先后参加了很多次会
诊，上网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我觉
得她已经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
平时居然可以与医生们专业对话，
探讨治疗方案。我虽然身在上海，但
对黄菊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注。
!""-年初，黄菊同志得重病后，我
曾多次往返北京探视，他总是坦然
以对。这年 )"月，我专程赶到北京，
接他返回上海，在华东医院接受治
疗，前后有 *个多月。那段时间，他
的病情相对稳定，我也常去陪他，其
实他也知道死神一直在追他，他感
到疲惫衰弱，时有隐痛，但十分坚
强，仍不断操心工作，多次在西郊宾
馆接待中外来宾，甚至往返北京参
加全国性的重要会议，我很敬佩他

的意志和执着。所以余慧文同志对
黄菊同志病情的介绍，我是清楚的。
但始料未及的是，我刚到协和医院
的第二天，也就是 -月 )日，黄菊同
志的病情急剧恶化，估计难熬过这
一二天。考虑到这一情况，我立即在
医院里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并继
续留在医院照护。入夜，病人生理机
能已只能靠机器维持，约半夜 ))

点，有通知来，中央高层领导要来作
最后的探望。约子夜 )点，前来探望
的多位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已先后离
去，此时已是 -月 !日，我又匆匆赶
回二楼病房，与黄菊同志家人一起
守候在病房旁。!点零 &分，医院正
式宣布，黄菊同志逝世。余慧文同志
悲痛欲绝，大家相继劝慰。这时我才
知道，就在一周前，余慧文同志已在
协和医院的病理解剖志愿书上签了
字，遵照黄菊同志遗愿，遗体无条件
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以尽自己
最后一份力量。

其实黄菊同志的这个心愿早
在 )%%.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的民
主生活会上就曾说过，他读了《解
放日报》意在破世俗偏见、树文明
新风的一组文章“母子捐遗体，风
波骤然起”后，心情很不平静，特意
请了卫生局长和市红十字会领导，
表示坚决支持和倡导社会文明新
风，身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
事业，随即他就与上海红十字会签
约。同年 $月 %日的《解放日报》上
还刊登过黄菊同志志愿捐献遗体
的消息。
病房里，护士很专业地对遗体

进行了保护性护理，覆盖上白床单，
放上鲜花，又手脚麻利地把病房内
的抢救器具、医疗药品一一撤出。我
们向黄菊同志遗体默哀鞠躬，每人
献上一支黄花。凌晨 &点，遗体被推
离病房，我告别余慧文同志及其家
人，离开了医院。这天是星期六，天
还没亮，街上还没有行人，黄菊同志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尽了自己最后
的一份力量，捐献了遗体，他静悄悄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菊同志出生在上海，又在上

海工作了 *+多年，对上海这座城
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
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
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大
变化的时期，他呕心沥血，带领上
海干部和群众，为上海的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根
据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请求，经中央
有关部门的批准，将黄菊同志灵盒
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
园公墓安葬，圆了亲人们的梦，入
土为安。

上海青浦福寿园已经精心布
置了一间肃穆的灵堂，我凝视炯炯
有神的黄菊同志遗像，感慨唏嘘，双
手颤栗着献上一束黄绸结，喉底深
处冒出了一句：“黄菊同志，您终于
回家了。”余慧文同志站在灵台旁，
面对着黄菊同志遗像，接过我的
话，深情地说：刘云耕同志来接你
了，当年在北京也是刘云耕同志来
送你走的……

!二"

回想我和黄菊同志第一次见
面，那是在 )%%&年 ,月。那时我刚
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委主要领导与我进行任
职谈话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的黄菊同志也约我到他办
公室谈话。黄菊同志有两处办公室，
市长办公室在中山东一路 )!号，那
是市政府所在地，市委副书记办公
室在康平路 )-$号，简称“康办”，那
是市委所在地。市委市政府两个办
公厅的同志有时也把这两处按地理
位置简称为“东边”和“西边”，大家

一听就明白了。那时“西边康办”那
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十分简陋，走楼
梯时地板会吱吱发响，市消防局已
将那栋楼定性为危房。我们当秘书
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与市委书记、
副书记的办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样
的，约 !+平方米。我的办公室在三
楼，底下正好是黄菊同志的办公室，
记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屋顶漏水，
直往地上滴，我怕水渗到二楼黄菊同
志的办公室，请服务员拿来一只大脸
盆盛接滴水，满了就倒在厕所里。那
栋楼在 )%%,年初已经拆除，原地建
造了现在的市委办公厅大楼。

黄菊同志语气平和，言辞平实，
足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拿着
市委办公厅刚发给我的深绿封面的
笔记本，唰唰地记着。主要是他讲我
听，有时我觉得还没听清楚，会插上
几句问个明白。那天他讲了三层意
思：一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
秘书长这种安排以前没有过，这是
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稳
定因素的协调处理统到一位副秘书
长身上，防止扯皮。希望我不辜负市
委、市政府领导的希望，做好这项工
作。二是详细罗列了影响上海社会
稳定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历史遗
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冒出的新问
题，要我高度重视。三是把各位副市
长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绍，还有市政府
的各种例会，如：每周的市长办公会、
每月的专题会以及市政府扩大会议
等。并告诉我，他本人每逢周一、三、
五上午都在市政府办公，其他时间都
在市委办公，随时可以找到他。我那
时刚从基层调到市里，对高层工作环
境两眼一抹黑，曾经还闹过笑话：在
一次消防安全会前，大家都候在休
息室里，一位副市长走了进来，很随
意地与我招呼握手，我因不认识他，
竟脱口问了一句“您贵姓啊”，旁边
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声说，这是某
副市长呀，我窘不待言。所以黄菊同
志这次与我约谈，对我这样一个初来
乍到的副秘书长来说，是十分受用
的，好像是一次上岗前的培训。

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黄菊
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日理
万机，居然不用任何提示，条理清晰
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一一
道来，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前
因后果，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
这些社会矛盾，大多涉及最基层的
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
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本子上
清楚地记着：$+年代上海赴江西垦
民；-+年代赴疆支青；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返乡人员；“文革”期间支内
职工；上山下乡知青；大三线职工；
上海绣花女工；落政人员；农民征地
工；下岗工人；动拆迁……一共有十
五类。他讲到 -+年代赴疆支青和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专门
解释了“支青”和“知青”的政策区
别，以及矛盾所在。讲到上海绣花女
工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菊
同志告诉我，$+年代后期，上海第
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
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外包给市
区的家庭妇女，她们到工厂领料，用
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按件取
酬，被称为“绣花女工”，鼎盛时期多
达 !+++多人。到了 .+年代，出口生
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亏损，逐步减
少了这种外包形式，这些妇女停产
后在家无事可干，家庭收入受影响，
且都已年近 -+岁，于是就到市里上
访，进而静坐、绝食，要求与正式工
一样享受“劳保”和“养老金”。黄菊同
志动情地说，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
是一定要解决的，但现在政策不能开
口子，类似的问题太多，牵一发动全
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解决。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

的印象，黄菊同志为人低调、谦虚，
行事严谨、规范，哪怕是一次与部下
的约谈，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黄
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熟知民众疾
苦，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谈
到这些社会矛盾时，心情显得十分
沉重，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从
)%%-年起，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
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用于帮困
助学；!++!年底，在赴中央工作前，
还一次性捐了 &万元，这些善举都
不是偶然的。
我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

副秘书长之后，与黄菊同志有了更
多的接触机会，有一次闲聊时，他对
我说：“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做事不
会举重若轻，相反我是个举轻若重
的人，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实。”如
今想来，这既是黄菊同志的谦虚之
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他
的这种“举轻若重”的性格和作风，
是一种对党的事业极端忠诚、对工
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也正是我
党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美德，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

!+++年初，我从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岗位上被提
拔为市委副书记，黄菊同志时任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我在
他直接领导下的同一个班子里工
作。黄菊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康办”的大楼里，他的办公室灯光
总是亮到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工作
到深夜 ))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厅的
干部在他影响下，也都挑灯夜战。记
得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商量工
作，已是夜里 ))点钟，电话铃响了，
是夫人余慧文来的电话，黄菊同志
拿起话筒，歉意地回答：“我就快好
了，马上回来。”挂上电话，他回过头
来笑着跟我说：“我没睡觉，她是不
睡觉的。”办公厅的干部告诉我，像
这种情况，他们碰到过多次了。
黄菊同志每天晚上办公，除了

批阅一些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文件
外，大多是找干部谈心，同时也是谈
工作。经常有这种情况，他在办公室
里正与一位同志谈着，对门他秘书
的办公室里已有其他同志等候着，
有时一个晚上要谈好几批。他找干
部谈的面很广，有党委、政府部门
的，也有人大、政协部门的，还有一
些离、退休干部。党的路线确定以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发现这
是他当了市委书记后，工作对象和
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大转变。当市长
时，黄菊同志更多的是关心经济和
社会发展，当了书记后，他的精力和
注意力不仅于此，更多地关注了党
务工作和干部工作。他对各地区各
部门的工作实情和干部思想动态，
了解得很深，这得益于他平时与干
部们广泛深入的交谈。

!++!年，市委明确我负责区、
县的换届工作。在商议区县领导班
子状况和干部思想时，我发现黄菊
同志掌握的信息和情况常常比我们
多，不少是组织部门也没有掌握的。
黄菊同志跟我说，选拔和任用什么
样的人是干部工作的导向问题。他
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政治家而不是
政客。政治家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
政治理念、政治追求、政治品格和政
治胆略，而政客则无终身追求的理
念，搞实用主义，投机取巧，应付眼
前，功己罪人。在谈到一些因年龄原
因，或因干部结构等原因要重新调
整工作的干部时，他充满感情地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佳的工作年龄
段，这是自然规律。但这些老同志他
们在上海 )+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
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为上海的发
展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一

定要安排好，尽量多做“加法”，少做
“减法”，使退下来的干部心情舒畅，
使在位工作的干部不感到心寒。黄
菊同志的这些讲话精神，我在换届
工作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下去。
黄菊同志去世后，有一位浦东

新区的老领导动情地跟我说，他在
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初期废寝忘食地
工作，几乎每年都要生一场病，住院
治疗。黄菊同志年年都到医院去探
望他，有一次还送给他滋补品，使
他备受感动。黄菊同志关心爱护干
部的例子很多很多，记得有一次他
跟我说，你现在分管干部工作了，
要多找干部谈心，对干部既要严格
要求，又要关心爱护。又说，干部
也是人，越是忘我工作的干部，越
容易积劳成疾，组织上越要关心他
们。黄菊同志的这些话，我听了很
受教育，也一直在我日后的工作中
引以为训，格外注意关心那些忘我
工作的干部，关心他们的家庭和身
体，以及对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的
妥善安排。

新世纪初，上海在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
下，经济社会持续 )+多年健康、快
速发展，上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
快，呈现出“心齐、劲足、气顺”的大
好局面。“心齐”是指市委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市级四套领导班子齐心
协力谋划上海发展；“劲足”是指中
层的局、处级干部奋发有为；“气顺”
是指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社会和谐。
)+年前后的几个数据比较很能说
明问题：)%%+ 年全市 /01 总量是
,$-亿元，!++) 年达 *%$+ 亿元，增
加 -2$$倍；)%%+年城市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 !).+元，!++)
年达 )!..+元，增加 $2%)倍；)%%+年
城 市 居 民 人 均 住 房 面 积 是
-2-3

!，!++) 年达 )!2)3

!，增加 )2.&

倍。黄菊同志当时在各种会议上多次
鼓励上海干部，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
的大好时机，一定要立足工作大局，
站高一步，想深一步，看远一步，坚持
不懈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事业。

记得那段时期，兄弟省、市常有
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来考察、学习，地、
市级党政代表团来的就更多了，中央
媒体也陆续刊登了不少介绍上海经
验和做法的文章，有些上海干部有点
飘飘然了。我清晰记得，黄菊同志在
市委常委会上，很严肃地提醒大家：
上海的今天来之不易，一靠中央正确
领导，二靠兄弟省市大力支持，三靠
上海人民拼搏奋斗。我们一定要谦虚
谨慎，要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多做
少说，只做不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为
上海干部的警戒之语，时至今日，我
还会听到有些干部脱口而出。
党的十六大上，黄菊同志当选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即将离开上
海前，他到办公室清理文件、资料，
秘书帮助整理收拾书籍，准备腾出
办公室。市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闻
讯赶来，依依不舍地与黄菊同志话
别，临走时还不忘拍上一张合影，留
作纪念。我的办公室与黄菊同志的
办公室在同一楼面，间隔一室，当然
也参与了话别，这些场景历历在目。

今年是黄菊同志逝世九周年，
我作为一个得益过他许多教诲和帮
助的老部下、老同事，回忆这些自己
亲历的往事，十分心暖，记载下来，
也是对他的一种缅怀和纪念。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突

然想起苏联的著名作家、《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
斯基的一句话：人生最美好的，就
是在你停止生命时，也还能以你所
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我觉得把
这句话献给黄菊同志是最恰当不
过的了。
黄菊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回忆我的老领导黄菊同志
刘云耕/文


